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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個
美
國
邊
陲
的
小
城
中
，
我
們
含
着
淚
水
中
看
完
了
長
篇
記
錄
片
《
歸
途
列

車
》
。
中
國
城
市
的
經
濟
繁
榮
景
象
，
並
不
給
我
這
個
老
人
帶
來
很
多
興
奮
，
總
覺
得

底
下
還
有
沒
有
說
明
白
的
東
西
。
前
幾
天
在
鳳
凰
衛
視
台
看
到
從
廣
東
騎
摩
托
車
回
四

川
過
年
的
農
民
工
，
那
是
極
艱
難
的
旅
途
，
但
遠
不
如
這
次
《
歸
途
》
給
我
的
震
撼
來

得
強
烈
。

從
報
紙
和
電
視
新
聞
上
，
也
知
道
春
節
回
鄉
潮
的
一
些
擁
擠
情
況
，
這
次
幾
乎
是

目
睹
了
。
我
們
是
從
上
海
來
的
，
我
老
伴
說
，
﹁非
得
春
節
回
去
嗎
？
不
回
去
不
行
嗎

？
﹂
為
了
稍
為
好
一
點
的
生
活
，
為
了
使
自
己
的
下
一
代
能
夠
最
終
離
開
農
村
，
一
億

多
農
民
（
佔
美
國
人
口
的
一
半
）
離
開
了
農
村
。
十
年
前
我
去
深

圳
訪
問
過
一
個
擔
任
着
港
資
企
業
廠
長
的
老
同
事
，
知
道
在
她
這

家
有
一
千
多
工
人
的
廠
裡
，
工
人
﹁包
吃
包
住
﹂
每
月
收
入
七
百

元
，
但
都
爭
着
加
班
，
為
的
是
能
多
寄
一
些
錢
回
家
；
在
機
場
遇

到
兩
位
回
四
川
的
女
工
，
一
個
說
十
年
來
已
經
掙
夠
了
回
家
鄉
蓋

一
間
房
子
的
錢
，
結
婚
後
不
再
回
廣
東
了
；
另
一
個
說
剛
來
二
年

，
節
後
還
得
來
。
聽
過
也
都
算
了
。
如
今
從
電
影
看
到
實
際
的
情

景
，
才
稍
為
深
入
地
知
道
為
什
麼
不
回
去
不
行
了
。

我
們
也
從
電
視
上
，
看
到
深
圳
等
一
些
城
市
舉
辦
的
晚
會
場

景
，
許
多
年
輕
人
如
癡
如
迷
地
對
着
歌
星
歡

呼
。
我
曾
想
，
這
中
間
多
數
是
打
工
者
，
他

們
需
要
有
這
樣
的
活
動
。
電
影
《
歸
途
》
中

搖
擺
舞
的
場
面
，
顯
然
並
不
健
康
，
但
他

（
她
）
們
在
如
此
沉
重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壓

力
下
，
這
樣
的
宣
泄
（
不
是
﹁愉
悅
﹂
）
，

使
我
這
個
自
命
高
雅
的
觀
眾
，
無
法
心
安
理

得
。
對
影
片
臨
近
結
尾
時
父
女
間
的
毆
打
（
顯
然
不
是
預
先
設
計

的
真
實
情
景
）
，
更
覺
得
悲
哀
。

邀
請
我
們
去
看
《
歸
途
》
的
，
是
一
對
退
休
的
美
國
飛
行
員

夫
婦
。
那
是
在
一
家
﹁餐
館
電
影
院
﹂
，
供
應
比
較
簡
單
的
晚
餐

，
在
寬
敞
的
位
子
上
邊
吃
邊
看
。
每
星
期
一
放
的
都
是
知
識
性
的

記
錄
片
，
觀
眾
都
是
受
良
好
教
育
的
白
髮
知
識
分
子
，
座
無
虛
席

。
但
是
，
在
父
女
鬥
毆
這
樣
的
悲
慘
場
面
時
，
居
然
還
聽
到
觀
眾

中
的
笑
聲
，
使
我
們
覺
得
他
們
很
失
禮
。
那
位
飛
行
員
曾
在
此
地

極
其
寒
冷
的
小
村
落
長
大
，
說
童
年
時
為
了
保
持
室
溫
，
必
須
照
看
爐
子
，
這
個
影
片

使
他
回
憶
起
當
年
生
活
的
艱
難
；
然
而
，
他
說
，
如
果
是
他
，
那
是
不
會
出
外
打
工
而

把
孩
子
留
在
老
家
的
。
沒
有
父
母
的
照
看
，
肯
定
得
不
到
良
好
的
教
育
。
場
內
失
禮
的

笑
聲
和
飛
行
員
的
話
，
使
我
覺
得
中
國
對
他
們
實
在
是
一
個
太
遙
遠
的
地
方
。

上
星
期
看
到
鳳
凰
台
對
香
港
﹁籠
屋
﹂
的
報
道
，
看
到
每
一
戶
（
一
至
二
人
）
的

面
積
居
然
只
有
二
點
四
米
，
不
禁
淒
然
淚
下
，
覺
得
不
可
思
議
。
我
九
十
年
代
曾
在
香

港
山
青
水
秀
的
科
技
大
學
校
園
生
活
了
十
年
，
即
使
在
同
一
個
城
市
，
即
使
不
是
外
國

人
，
尚
且
如
此
隔
膜
。
何
況
他
們
呢
。

我小時候鍾愛加菲貓（Garfield
）漫畫，記得題目中的那隻胖貓第一
愛吃，每次主人讓他減肥都痛不欲生
；第二是愛捉弄人，小狗奧狄常是他
惡作劇的對象；第三就是每到周一他
就情緒低落，有名言曰： 「我恨星期

一！」
對星期一的厭惡情緒似乎是打工族的通感，我就常聽

周圍人提到他們的 「周一憂鬱症」。所以最近看到一本題
為《感謝上帝，今天是周一！》（Thank God, it's Monday）
的書時，我眼前一亮，以為是指導大家怎麼克服 「厭工情
緒」，爭取事業蒸蒸日上的。開卷後方知不然。

作者蘿珊艾默里奇（Roxanne Emmerich）從業二十
年，號稱為在美國業績排名頂尖的金融機構以及其他行業
的領軍人物擔任過管理方面的顧問，曾經是威斯康星州長
的 「御用」諮詢師，還被加冕為 「美國全國著名演講者」
（National Speakers Hall of Fame）。她的新作，介紹的
是企業中的領導怎樣鼓舞士氣，提高效能的一套辦法。不
過， 「不想當元帥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作者也指出，
小人物要出人頭地，對於工作也應採取主人翁的態度。

艾默里奇的書中引用大量實例和故事，來證明她的方
法行之有效。她說，要提高業績，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改變
企業的文化。也就是說，要讓它成為一個人人都想在這裡
工作，個個都迫不及待地要來上班的單位。只有這樣，顧
客才會真切感受到他們的熱誠服務，也才會一傳十、十傳
百地幫助公司招徠更多的生意上門。要做到這一點，毋庸
置疑要提高員工的工作熱情，改善人際關係。

作者的方法分為幾個步驟：一是公司管理部門要提出
一個大家都能認可、熟記的遠大目標。她甚至說，總裁要
想到一個 「最超越情理」的遠大目標，然後用具體、簡短
的語句來表達： 「千萬不要超過十至十四個詞語。如果你
的目標沒法印刷到T恤衫上，那它就太長了。」當然，志
大才疏也於事無補。所以，下一步就是要鼓動員工全心全
意地信仰這個目標，並為之奉獻所有精力。

艾默里奇的辦法是，首先召開全民動員大會，人人都
得出席。這次大會上，像她那樣的 「管理教練」就要以三
寸不爛之舌，鼓動上至 CEO、下到清潔工的所有員工公
開表明自己對公司目標的全力支持。我覺得書中描寫的這
個 「誓師大會」，很像個傳教和受洗儀式，其功效就是要
給大家 「洗腦」，讓每個人都信奉公司績效這個新 「上帝

」。要是有強頭倔腦的刺頭怎麼辦？作者建議老闆和他們單獨會談，表示
「合則留，不合則去」，如果不能全身心地奉獻，就要請君另謀高就。

改變企業文化自然不是一蹴而就。具體操作起來，公司還要成立一個七
到十人組成的 「特別行動隊」。即，各階層、各部門自行選出志願者，讓他
們發揮創意組、監督局和啦啦隊的綜合功能。這些人可能會假扮顧客，考驗
員工是否真的在實際工作中改變態度、熱心服務。他們也要每兩個月就提出
新目標，激勵士氣。他們還要組織晚會和其他獎勵、慶祝活動，讓員工看到
自己的工作受到關注和欣賞。只有建立了這樣賞罰分明的機制，企業才能真
正獲得成長的活力。

老實說，對於我這樣想得多的人，總覺得本書中少不了 「資本家剝削工
人」的陰謀詭計。可是，本書也能為一般打工者提供幾個啟迪。一是體現領
導才能的不是崗位、名號，而是一種 「位卑未敢忘憂國」，希望通過自身努
力造福別人的態度。二是，要真正做好一項工作，就要比別人多下工夫，做
「份外」的事。三是，改善工作環境要從尊重同事、感激他們的幫助開始。

勿傳播謠言，要表示欣賞。最後，態度決定一切。別人不需要聽你為什麼失
敗的藉口。要成功，就要學會把問題轉化成機會。確立目標之後，我們唯一
要做的就是一心一意、排除萬難去實現它。

以前去圖書館或者書店
，顯然比現在從容。滿眼都
是陌生人的書，相中了哪本
，隨手就可以拿走。即使作
者的名字如雷貫耳，但生活
與我相距甚遠，更談不上有

什麼交往。
如今就不那麼好辦。在書店，在圖書館，隨

時可以撞見熟人的大作。寫字的人是個大圈子，
其中又分成若干個小圈子，比如散文圈、詩歌圈
、小說圈、雜文圈、時尚圈、女性讀物圈等，大
圈子套着小圈子，圈圈不斷。

可巧的是，我橫跨了好幾個圈子，在哪個圈
子裡都有幾個熟人。這一方面說明我的交際面比
原來擴大了，另一方面說明寫字圈子還是不夠大
，浸潤時間長了，低頭不見抬頭見，總能混個臉
熟。

但這也給我帶來了困擾。我幾乎不讀朋友的
書──請朋友們原諒，這是真的──不是不想讀
，而是讀不進去。人常說 「書非借不可讀也」，
對我來說， 「作者非陌生不可讀也」。只有陌生
感和距離感才能勾起我的閱讀慾望。一旦跟作者
有了來往，甚至經常同桌喝酒，互相打電話、發
郵件，成為生活中的朋友，他也就永遠失去了我
這個讀者。當然，也不是絕對不讀，有時候應邀
寫書評、寫序跋等，也會認真地讀一下，但已不
是純粹的單一讀者身份。

文字和語言之間的差距很大。語言可以拖沓
、糾纏，也可以前後不一、說了再改，但文字必
須純粹、乾淨。

見識了、習慣了朋友的講話方式，再去讀他
的文字，兩者常常攪和在一起，怎麼都分不開，
他的語言影響了文字的新鮮。

一
九
二
一
年
發
起
籌
組
﹁文
學
研
究
會
﹂
成
員
之
一
的
王
統

照
（
一
八
九
七
至
一
九
五
七
）
是
山
東
諸
城
人
，
曾
入
讀
北
平
中

國
大
學
英
文
系
。
一
九
一
三
年
他
讀
中
學
時
已
發
表
章
回
小
說
，

至
一
九
一
七
年
改
用
白
話
文
寫
作
，
曾
出
版
新
詩
集
《
這
時
代
》

、
《
夜
行
集
》
、
《
江
南
曲
》
…
…
，
散
文
集
《
北
國
之
春
》
、

《
片
雲
集
》
…
…
，
長
、
短
篇
小
說
《
山
雨
》
、
《
春
花
》
、

《
銀
龍
集
》
…
…
等
數
十
種
，
而
以
小
說
成
就
最
高
。
他
的
第
一

本
長
篇
小
說
，
是
一
九
二
二
年
由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的
《
一
葉
》
；
《
黃
昏
》
（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二
九
）
是
他
的
第
二
本
長
篇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
則
是
國
難
後

的
一
九
四
○
年
的
三
版
。

約
八
萬
多
字
的
《
黃
昏
》
連
載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的
《
小
說
月
報
》
上
，
說
的
是
年

輕
人
的
戀
愛
觀
，
及
農
村
婦
女
掙
脫
傳
統
牢
籠
，
投
奔
自
由
的
題
材
：
在
大
城
市
讀
商

科
的
青
年
趙
慕
璉
，
假
期
裡
回
到
叔
父
趙
建
堂
的
武
專
堡
去
，
認
識
了
叔
父
的
姨
太
太

周

符
和
英
苕
。
原
來
這
兩
名
女
子
都
是
在
趙
建
堂
的
欺
壓
下
生
活
的
，
趙
慕
璉
借
機

把
她
們
帶
走
，
到
大
城
市
中
隱
姓
埋
名
過
活
。
其
後
，
懦
弱
的
周

符
不
堪
趙
建
堂
的

追
尋
而
投
河
自
盡
，
英
苕
則
到
劇
社
當
了
演
員
…
…
。

一
九
二
○
年
代
的
中
國
社
會
，
基
本
上
是
個
封
建
社
會
，
王
統
照
為
婦
女
不
平
等

的
待
遇
爭
取
出
路
，
具
有
積
極
的
意
義
。
評
論
家
楊
義
認
為
《
黃
昏
》
是
王
統
照
從
傷

感
情
調
走
向
現
實
主
義
門
檻
的
傑
作
。

一個人有點愛好不錯，既可以
陶冶生活，又可以排遣寂寞。假如
再深入點，甚至能培養出一方面的
特長或專長。作為萬聖至尊的皇帝
，自然也有各自的愛好。但特殊的
職位決定了特殊的使命，作為皇帝

有點愛好可以，但不可以沉溺，更不能發展成為嗜好
。縱觀歷朝歷代，大凡嗜好強烈的皇帝，其結果都很
悲慘，不光害民誤國，甚至為此丟了卿卿性命。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為皇帝，好點色本無可
厚非，但不可沉溺。紂王因沉溺妲己，大好河山讓武
王唾手而得，最後自己自焚於摘星樓。色字頭上一把
刀，歷史上因色誤國的皇帝不少。周幽王烽火戲諸侯

失信諸侯，李隆基寵幸楊貴妃差點讓大唐在安史之亂
中翻盤。

學者王國維有一段關於詞的精闢論述： 「溫飛卿
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
神秀也」。李重光何許人也？南唐後主李煜。對於國
家的治理，李煜可以說是白板一個。不是說他沒那能
力，關鍵是人家沒那心思，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詩
詞音律等個人嗜好的研究上。李煜的確是個多才多藝
的大藝術家！詩詞方面，他的作品無論在體制的轉變
還是感情的拓展上，都是清、絕、婉、永一體， 「蓬
頭亂服，不掩國色」，具有創新意義。但作為嗜好
——副業的興盛，帶來的是主業——帝業的荒廢。三
十九歲時，李煜成為大宋的階下囚，四十二歲上即斃

命。
當然，談及個人嗜好的登峰造極，宋徽宗可與李

煜媲美。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宋徽宗的《寫生
珍禽圖》拍賣時，從七百八十萬元起拍，一路狂飆，
最後以二千五百三十萬元的天價成交，由此創下了當
時中國書畫在全球拍賣市場上的最高紀錄。另外在書
法研究上，宋徽宗亦如癡如醉，且頗有建樹。他初習
黃庭堅，後學褚遂良，雜糅各家，博取眾長，獨創
「瘦金體」。另外，宋徽宗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 「足

球」愛好者，愛屋及烏，高俅因是其鐵桿球迷被委以
重用。正是因這個小人的得志，加速了北宋王朝的滅
亡，著名的書畫大家宋徽宗也落了個身死異邦、屍骨
無存的下場。

吳殿英在年輕時曾因軍功
保舉六品銜，賞戴藍翎。說明
他不僅是個文官，亦通軍事，
此外在他任浙江平湖縣令時的
為官業績中，最突出的就是辦
學。

最近我還在網上下載了一篇署名屠珍榮的文章
《平湖書院雜談》，其中有這樣的記載：清光緒十
八年（一八九二年），知縣吳佑孫（殿英）及士紳
朱之榛又在小湖墩建瀛洲書院。因此，光緒廢科舉
前，平湖城內有當湖、瀛洲，乍浦有觀海（九峰）
，新倉有蘆川，新埭有新溪等書院，這些書院能久
盛不衰，除了有名望的人擔任山長、講席外，最根
本的一條是有經費。

我爺爺行三，名吳瀛字景洲，五爺爺名吳觀海
。他們的名字顯然是辦瀛洲書院和觀海書院的高祖
父吳殿英取的。

一八九五年，吳殿英調任候補知府署理錢塘。
離開平湖後，恰逢張之洞籌建湖北新軍。那時他已
五十四歲，本不願前往，無奈趙鳳昌以國家用人，
力勸赴鄂。加之吳殿英之子，我曾祖父吳稚英（一
八六四─一九一三）與趙鳳昌亦為好友，與黎
元洪同歲，並已先期被趙調去湖北為官。吳殿英難
辭盛情，又對老帥張之洞十分敬仰，便在半百之年

來到湖北，參與洋務運動，編練新軍，成為張之洞
身邊負責軍事教育的幕僚。

前年，我去上海，在五叔公吳觀海之子吳祖煌
和曾祖母莊還胞妹書畫家莊閒後人陸舒安表叔家拿
到了不少資料和老照片，其中最重要的一張是大約
在一八九八年前後吳殿英在湖北練新軍時所攝。吳
殿英站在二排中央，旁邊是其子吳稚英，兩人均穿
款式相同的白色長衫，後面一位穿黑邊軍服者正是
莊蘊寬。都是英挺瀟灑、風神俊朗的模樣，頗有軍
人氣度。

照片中其他人物有身着清朝軍服、日式軍服，
還有穿西裝紮領結的翻譯，各不相同。神情都很凝
重，顯然是剛接待完日本軍事使者，由吳殿英率領
，一起拍的紀念照。

我的祖父吳瀛不久後也來湖北方言堂念書，十
三歲成了大學生，學的是英文專業。最近武漢方面
來電話告知，居然查到了一百年前吳瀛在學校註冊
時的名字。當時上大學要求極嚴，名額有限，年齡
均在二十歲左右。例如吳瀛同班同學，後來毛主席
的老師易培基就大他十一歲。吳瀛是全校出名的最
小學生，他能有此特殊待遇，毫無疑問，是管教育
的祖父吳殿英開後門的結果。

當然，張之洞編練新軍，其重要目的，並不是
為了推翻清朝，反而是 「執干戈以衛社稷」。但由

於清朝本身的腐敗，加上張之洞倡導的新思想、新
觀念的注入，使新軍已發生根本性變化。 「如風過
水，自然成紋」，為日後正規軍嘩變推翻清朝，在
潛移默化中打下了基礎。

吳殿英跟他的上司張之洞一樣，出身世代受主
隆恩的官宦世家，完全沒有反叛清廷的意思。但他
對教育這一行情有獨鍾，對新思想興趣極大也是不
爭的事實。

吳殿英作為張之洞在軍中的幕僚人物，他能夠
做的是，堅決貫徹執行張之洞派遣留學生，全面開
放和全新的軍事指導思想，全面打開了思想的閘門
，使新軍內部的思想意識迅速與國際民主新思潮接
軌。這便是張之洞十年治鄂，欲保清朝卻推翻清朝
的淵源所在，客觀上起到了放縱、解放新軍的作
用。

新軍整體的思想也已經解放到相當程度，宣揚
革命、推翻清朝的各種報紙、文章、小冊子、宣傳
品，如《革命軍》《猛回頭》《黃帝魂》像流行小
說一樣在軍營中流傳，處處都在煽動造反情緒。

正是由於張之洞的十年治鄂，湖北新軍已經無
法管教了，除了穿的軍裝是清朝的，思想已經跟清
朝背離得越來越遠了，成了貨真價實的 「新軍」。

一九○七年，慈禧對瑞方說： 「造就人才的是
湖北，我所慮也在湖北。」而幾年後的事實證明了
慈禧的嗅覺是十分敏銳的。後來，湖北新軍集體嘩
變，辛亥革命爆發也就順理成章了。

一九○七年二月，清朝以 「狂悖無法」將吳殿
英撤職嚴辦，不久過世，吳稚英亦遭株連免職病倒
，一九一三年病逝。莊蘊寬此時已在國民政府任都
肅政使，便將二姐莊還以及吳瀛等侄輩接到北京同
住。一九一七年我的爸爸劇作家、吳祖光便在莊家
出生。

舅公莊蘊寬曾為吳祖光（小名韶）作詩一首，
曰：韶歌清澈又鈴圓，此是新生雛鳳緣，寄取初三
天上月，一彎眉似我參禪。竟然預告了三十五年後
爸爸娶了媽媽新鳳霞。

一九○○年庚子之亂，趙鳳昌策劃的 「東南互
保」挽救了清朝，令他在軍政界早有口碑。因此辛
亥爆發，他再次出山， 「振臂一揮，應者雲集」也
就不足為怪。

南北一統，袁世凱出任總統，接下來的南北雙
方開始討論袁世凱的第一任內閣人選，如此國家神
經中樞最為重要的大事，又在 「惜陰堂」展開。

在趙鳳昌的操縱設計之下，袁世凱派出唐紹儀
任總理已成定論，其時唐每天在 「惜陰堂」與張謇
、熊希齡、宋教仁、汪兆銘、章士釗等計議，孫
（中山）、黃（興）亦當然席列其中，並直截了當
談了自己的想法。內閣人選需融南北新舊於一爐，
務必黨派平均，人盡其才，官盡其守。以孫、黃為
代表的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人選必須由同盟會員擔
任，總理通過之後，再由總理提出閣員全體名單，
請參議員投票。

袁世凱對此堅決不接受，雙方陷入僵持，連續
數日，會議毫無進展。

（《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系列之十）

我
的
家
鄉
隨
州
，
這
些
年
名
聞
天
下
的
物
產
越
來
越
多
了
。

幾
年
前
，
我
還
在
杭
州
工
作
。
有
一
次
打
隨
州
父
母
家
電
話
。
鈴
聲

響
過
之
後
，
電
話
裡
是
﹁中
國
蕙
蘭
之
鄉
﹂
的
提
示
音
。
隔
着
一
兩
千
里

的
距
離
，
聽
到
電
話
裡
這
樣
的
提
示
，
心
中
甚
為
詫
異
。
原
因
很
簡
單
，

一
來
我
母
親
的
名
字
就
叫
﹁蕙
蘭
﹂
，
二
來
我
此
前
還
從
來
未
曾
聽
說
過

隨
州
出
產
﹁蕙
蘭
﹂
。
更
讓
我
想
不
到
的
是
，
事
後
諮
詢
父
親
，
父
親
竟

答
﹁隨
州
蕙
蘭
主
要
出
產
在
萬
和
﹂
—
—
也
就
是
我
從
小
生
長
的
那
個
公

社
！
聽
說
萬
和
曾
主
辦
過
幾
屆
國
際
蕙
蘭
節
，
且
常
年
有
日
本
、
韓
國
的

客
商
旅
居
隨
州
萬
和
，
主
要
就
是
為
了
採
購
萬
和
蕙
蘭
。

以
前
在
外
地
，
別
人
問
起
家
鄉
何
處
，
我
均
答
湖
北
隨
州
。
一
般
人

總
是
會
追
問
一
句
：
隨
州
在
哪
裡
？
我
答
在
襄
樊
和
武
漢
之
間
。
再
問
，

則
答
此
地
曾
出
土
過
﹁曾
侯
乙
編
鐘
﹂
。
學
文
科
出
身
者
多
隨
聲
﹁哦
哦

﹂
起
來
，
因
為
中
學
歷
史
教
材
上
專
門
提
到
過
﹁曾
侯
乙
編
鐘
﹂
。
後
來

有
人
再
問
家
鄉
何
處
，
我
有
時
亦
順
帶
提
到
﹁蕙
蘭
﹂
—
—
一
種
我
自
己

都
很
少
見
到
的
蘭
草
。

倒
是
最
近
一
兩
年
，
隨
州
的
另
一
種
物
產
，
不
聲
不
響
地
進
了
北
京

上
海
，
讓
我
這
個
遠
遊
在
外
的
隨
州
人
，
提
到
家
鄉
時
可
說
的
又
多
了
一

道
，
這
就
是
隨
州
特
產
：
泡
泡
青
。

在
網
絡
上
搜
索
，
有
這
樣
一
段
文
字
，
介
紹
隨
州
泡

泡
青
，
特
摘
錄
如
下
：

泡
泡
青
，
學
名
：
皺
葉
黑
油
白
菜
，
俗
稱
：
泡
泡
青
。

外
貌
特
徵
：
葉
泡
濃
綠
至
墨
綠
，
葉
片
呈
泡
狀
，
色

澤
烏
黑
，
全
綠
，
葉
肉
厚
實
，
質
地
柔
軟
。

產
地
：
主
要
在
湖
北
省
隨
州
市
曾
都
區
。

隨
州
泡
泡
青
菜
，
又
名
黑
油
白
菜
。
是
隨
州
曾
都
區

特
有
的
地
方
品
種
，
該
品
種
屬
塌
地
生
長
植
物
，
葉
泡
濃

綠
至
墨
綠
，
葉
片
呈
泡
狀
，
色
澤
烏
黑
，
全
綠
，
葉
肉
厚

實
，
質
地
柔
軟
，
抗
寒
性
強
。
經
霜
雪
後
，
品
質
尤
佳
，

春
節
前
後
上
市
，
是
城
鄉
居
民
春
節
期
間
尤
為
喜
愛
的
菜

餚
之
一
。
由
於
抗
寒
性
強
，
一
般
作

越
冬
作
物
露
地
栽
培
，
九
月
中
、
下

旬
開
始
分
期
播
種
，
十
一
月
至
次
年

二
至
三
月
採
收
上
市
，
立
春
後
開
始

抽
苔
開
花
。
泡
泡
青
因
其
獨
特
的
品

質
和
豐
富
的
營
養
在
隨
州
地
區
普
遍

種
植
，
每
年
種
植
面
積
達
五
萬
畝
左

右
，
每
畝
產
鮮
菜
一
千
公
斤
左
右
，
每
年
可
產
鮮
菜
五
萬

噸
左
右
，
單
項
總
產
值
在
五
千
萬
元
左
右
。
泡
泡
青
過
去

主
要
在
本
地
區
銷
售
。
近
幾
年
，
隨
着
人
口
流
動
性
加
大

，
泡
泡
青
逐
步
享
譽
省
內
外
，
甚
至
成
為
隨
州
人
招
待
貴

賓
、
饋
贈
外
地
親
朋
好
友
的
禮
品
。

隨
州
泡
泡
青
，
係
隨
州
地
區
的
當
家
主
栽
品
種
，
它

具
有
悠
久
的
栽
培
歷
史
，
是
十
字
花
科
白
菜
類
不
結
球
白

菜
的
越
冬
栽
培
草
本
植
物
，
主
要
以
柔
嫩
葉
供
食
，
後
期

也
可
食
用
嫩
莖
。
含
有
豐
富
蛋
白
質
、
脂
肪
、
碳
水
化
合

物
、
胡
蘿
蔔
素
、
維
生
素
和
礦
物
質
。

這
段
文
字
很
平
實
，
算
不
上
﹁王
婆
賣
瓜
﹂
一
類
的
自
吹
自
擂
。
我

讀
汪
曾
祺
《
我
的
家
》
一
文
，
其
中
提
到
今
在
滬
上
亦
尋
常
可
見
的
一
種

菜
蔬
﹁塌
苦
菜
﹂
：

我
的
祖
母
每
年
在
這
裡
種
烏
青
菜
，
即
上
海
人
所
說
的
塌
苦
菜
。
這

塊
菜
地
土
很
瘦
，
烏
青
菜
都
不
肥
大
，
而
莖
葉
液
汁
濃
厚
，
旋
摘
煮
食
，

味
道
極
好
，
遠
勝
市
上
買
來
的
，
叫
做
﹁起
水
鮮
﹂
，
經
霜
後
，
葉
緣
皆

作
紫
紅
色
，
尤
其
甜
美
。

汪
曾
祺
所
提
到
的
﹁塌
苦
菜
﹂
，
跟
隨
州
泡
泡
青
外
形
相
似
，
隨
州

亦
產
此
菜
蔬
，
但
﹁塌
苦
菜
﹂
無
論
葉
莖
肥
厚
度
、
色
澤
還
是
味
道
口
感

，
與
泡
泡
青
均
相
隔
甚
遠
。
印
象
中
小
時
候
泡
泡
青
多
清
炒
，
不
加
任
何

其
他
輔
料
，
但
宜
用
豬
油
炒
；
亦
有
在
火
鍋
中
下
食
者
。
年
前
有
一
次
應

邀
在
滬
上
一
家
花
園
式
飯
店
中
用
餐
，
其
中
有
一
道
菜
，
主
料
就
是
隨
州

泡
泡
青
，
不
過
不
是
清
炒
，
而
是
加
了
薄
薄
的
筍
片
，
且
放
有
少
許
糖
，

吃
起
來
又
是
一
種
口
味
。

無
論
是
蕙
蘭
還
是
泡
泡
青
，
家
鄉
的
幽
香
甘
和
甜
美
，
今
已
不
再
幽

閉
一
隅
，
而
是
飄
向
四
面
八
方
了
。
想
到
這
裡
，
便
又
多
了
些
做
隨
州
人

的
自
豪
。

看電影《歸途列車》
楊繼良

王
統
照
的
《
黃
昏
》
許
定
銘

感
謝
上
帝
，
今
天
是
周
一
！

馮

進

張之洞軍事教育幕僚吳殿英
吳 歡

皇
帝
的
嗜
好

鄧
榮
河

隨州泡泡青 段懷清

我要陌生感
易水寒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一

吳
殿
英
（
吳
歡
高
祖
父
）
，
吳
稚
英
（
吳
歡
曾
祖
父
）
父
子
一

八
九
八
年
在
湖
北
武
備
學
堂
練
兵
時
期
照
，
二
排
中
立
者
吳
殿
英
，

左
一
吳
稚
英
，
後
排
右
二
莊
蘊
寬
（
吳
歡
曾
舅
公
）


